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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其路径选择
邢　鹏 1　谭丽曼 2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　要】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背景下，在国外利益集团蒙蔽下，在国内不同阶

层利益需求间，在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非公平性激烈对抗下，在学校自身体系规约中艰难剥离而来。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在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社会探索中，呈现出路径的复杂性和模式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多元兴学”“校厂合一”“产区办学”等

模式的构建和路径的探索对当下的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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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两次鸦片战争出人意料的失败切实刺激了国内开明士

绅和部分清廷贵胄，于是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洋务

运动自上而下铺展开来。“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知识精英们

认识到“今夫国之富强，非徒恃铁路之袤延也，非徒恃进口出

口货之充韧也，要在民智之开而已，未闻民智不开，而国能富

强者也。”[1] 他们给出的治国良药是“开民智”、是“教育救

国”，经过数次辩论后，精英们逐渐统一了认识“今日之竞争，

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2] 即应该走一条教

育与实业相迭为用的富民强国之路，江西近代的新式陶瓷教育

在上述社会思潮中艰难起步。

一、公办学堂式陶瓷教育的创建及其路径选择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年，江西绅商便提出“以科学之理术，

以实业之富庶，拓陶瓷之精进”的主张，并力主创建新式瓷业

学堂于江西，首次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入我国传统经验式的

陶瓷教育模式中。这一主张初现于 1986 年张之洞上书光绪帝的

《江西绅商请办小伙轮、瓷器及蚕桑学堂折》的奏折中，值得思

考的是所奏内容已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应允，并着即交予江西巡

抚德寿办理，地方政府以“既恐广帮诸商籍口同为西瓷，将向有

厘金相率抗缴，又虑奸徒混朦隐射难以剖别，转辗筹思诸多窒碍。”

为由，婉拒了上谕，致使该项改良事业不了了之。直到 1908 年

江西瓷业公司正式运营时，该新式学堂才再一次被重新提及。本

文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实业与教育并举、强国富民的思想在当时

蔚然成风，所以在《江西瓷业公司办事章程》中就拟定了创办新

式“陶业学堂”的规划；二是江西瓷业公司募集资金不足“先定

资本为四十万元，但招足时只收十余万元。”“以十余万之实力，

支持四十万之规模”[3] 其困难可想而知，原本按照西式标准建

设新式瓷厂，后因资金问题只能因陋就简，同时充分发挥自主能

力发展企业，于是自制部分陶瓷机械装备，自立学校培养新式制

瓷人才等措施便提上日程；三是江西瓷业公司办厂初衷即为致力

于新式瓷业革新，只是由于景德镇当地利益集团的阻挠才不得已

折中将“分厂设于饶州鄱湖之滨，专仿东西新法”。在分厂使用

现代化的手段制瓷就必须使用机器和新式窑炉，所以公司在财力

不足的情况下仅聘请了两位洋技师为技术指导，然而洋技师费用

不仅高昂而且在传授新式机器制瓷技术时也多有窒碍，这就更加

坚定公司自己创办新式陶瓷学堂的决心。限于江西瓷业公司属于

社会集资创办的企业，所以该公司创办的学堂也只能为“公办学

堂”——中国公办陶业学堂。缘由有二，一是根据《奏定学堂章

程》规定：官立学校是由清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筹集经费建立的，

而且部分学堂可以免费就读；公立学校则是指集资开办的学校，

集资开办的公立学校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类是由社会上享

有声誉或颇具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筹资。如复旦公学、

南洋公学等，第二类是由商会或企业牵头且有政府支持而创办

的学校，如中国陶业学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就属于此类。第

三类由社会组织或团体创办的公立学校，如上海商业补习学校、

中华职业学校等；私立则是由一人出资的名为私立。二则是在

宣统二年 (1910 年 ) 八月出版的《北洋官报》“公牍录要”第

2442 期第 4 页上刊载的《江西瓷业公司呈报陶业学堂开办一年

并请由北洋续拨常年经费文并批》一文中，称陶业学堂为“中

国公立陶业学堂”。

二、官办学校式陶瓷教育创建及其路径选择

辛亥革命后，江西瓷业公司陶业学堂被视作“清廷遗留”

而遭到封禁，一时间《申报》《江西民报》等媒体以《景德镇

瓷业公司之大惶恐》《饶州瓷业公司被封》等为新闻进行大肆

宣扬，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公立陶业学堂未免遇难。该学堂

积极争取、逐级申诉，最后在时任实业总长张季直（张謇）的

帮助下，在该学堂骨干教师张浩的积极争取下，江西省督李烈

钧将江西瓷业公司及鄱阳分厂的资产充公后，特别指出“陶业

于江西举足轻重，将学堂收归省办。”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

通教育暂行办法》着即将学堂更名为“江西省立饶州陶业学校”，

任命张浩为该校校长。收归省办意味着学校办学经费则由省财

政支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省督来讲不可谓不是一

件需要思虑的决定。然好景不长，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

李烈钧流亡日本。面对时局动荡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时

人对于新式学校的惮虑，致使该校不仅教育经费朝不保夕，而

且学生生源也出现极度的困乏，此时的学校困难重重，几欲中

断，幸有学堂创始人康达、张浩等人报以振兴瓷业挽回利权之

精神，多处极力争取办学经费，方使学校度过难关。如民国三

年（1914 年）7 月 20 日，张謇致电康达：“特璋仁兄大鉴：瓷

业公司借款及陶业学校经费两事，据犀候兄所云‘以竭蹶情形

函商戚民政长，请予维持’，顷据复称，‘业于本年三月，先

后拨银八千元，交该校具领，其三年度经费，仍拟补助万元，

惟地方税目既已取消，万元之数，须俟部中核复，’等情，案

所称为难情形，自系实情，司财政者，于官有提倡保护各机关，

时思裁减，民业民立似更无论，时势所迫，无如何也，兹将原

函抄阅，并希知照犀候为荷，此请，大安。”[4] 在张謇回复该

封信笺后不久，于民国三年 (1914 年 )7 月 27 日专门致信时任

江西省巡按使的戚扬：“升淮巡按大鉴：昨辱大函，陶业校费，

承鼎力维持，欣佩无似。现已照转各该公司学校矣。务本之治，

首在教育。省制司改为科，在表面视之，似觉范围稍小。其实

办学与他项行政不同。必能熟悉所在地方情形者，斟酌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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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合教育原理，乃可措置裕如。”[5] 翌年，即民国四年（1915

年），张謇又为该学堂之事致函戚扬：“吾国政策，实业为重，

江西实业，瓷为大宗。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开办有年，成绩已

著。近接公司经理康特璋、张犀侯来函，据陈历史现状，人事

屡变，颠越随之，负罪引咎，呼援至亟。所幸累年成绩，凭借

孔固，现时办法，亦尚稳慎，惟是汲涤不宜绠短，善舞端资袖

长，非得五六万元，不足以供营业。据称前承汪省长允许拨款

一万五千两，固知财政艰难，不免心余力绌。……该公司饶州

分厂内，设有陶业学校，经费向有各省拨给。光复后，他省皆

未照拨，仅江西一省，维持至今，盛意至可敬佩。该校为改良

瓷业之津梁，将来尚拟扩充，并希始终维持，免其作辍。此则

实业、教育俱有关系，不能不有望于公者也。”[6] 从上述信笺

中不难看出张謇先生践行“父教育母实业”及“实业所到即教

育所到”的理念精神是如此的博大与执着。随后该校通过紧密

围绕行业和地方发展需求，加强与地方政府联系，不断捕捉历

史发展机遇，最终发展成为我国首所陶瓷高等学府。

三、民办学校式陶瓷教育模式的构建及其路径选择

“戊戌变法”推行时日虽短，但其废科举、改书院、鼓励

绅民办学的改良措施却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并在清末新政

中予以发展推行。在改书院方面，景德镇在清末时期的会馆近

30 所之多，上述在时代背景下，景德镇的会馆为了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而纷纷配挂以书院名称，一则昭示响应号召开馆办学，

二则为会馆配以书院的雅号，无形中为自身增添些许荣光，因

为书院在清代一朝是严格受官方管制的，具有一定的专属性。

即便如此，景德镇的诸多会馆中真正履行职责的并不多，仅一

小部分会馆挂名为书院后，曾举办过一些为帮助来景务工同乡而

开设的窑业大意讲习或补习性质的活动，进入民国后，国民政府

曾下令“凡办学校的会馆和祠堂，其产业不收归国有”，此令一

出便驱使诸多会馆、祠堂纷纷直接或参与办学，如都昌会馆、婺

源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饶州会馆等。其中饶州会馆创办

的“江西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最具代表。据该校教师余翰青

回忆：“1948 年，江西省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是一所经国民

政府教育部立案（一说是省教育厅备案）创设的一所私立专科学

校，校址在周路口的饶州会馆，吴仁敬担任该校副校长。”由于

吴仁敬的个人经历和对于陶学的热爱，恰逢时局需要会馆开设学

校以应民需。吴仁敬在族人们大力支持下，在江西省民政厅长李

中襄的帮助下（李中襄为吴仁敬在南昌中学任教时期的同事），

1948 年春，一所以陶瓷美术为特色的私立专科学校——江西省

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在景德镇诞生了。实行三五学制，1948 年

秋正式招生，先行招收两个班，—为专业班，即高级班，—为

普通中学班，即初级班。1949 年景德镇解放候，学校被接管，

1950 年 3 月主动向赣东北行政公署呈请停办。

笔者根据景德镇教育史料和有关档案，将该校停办的原因

归属如下：当年学校立案注册表显示该校教职员有 16 人，四

个教学班。注册人数为 60 人，实际人数有时仅有 30 余人。吴

仁敬任副校长，程品珍任教导主任、万昊任训育主任。其停办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该校每学期需开支食米 300 担，而实

际收入尚不及半，致使负债累累，并无法发给教职员薪米；二

是教职员因无薪米可领，遂多自离散；三是有些教职员政治身

份不清白，教导主任程品珍、教员程品金等人曾在国民政府中

担任些职务，因此不为学生尊重；四是教职员素质不佳，学校

经费又无法维持，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每日到校学生平均不过

二三十名；五是该校校史短，规模小，教职员学生人数不多，

停办对社会影响殊少。因此赣东北行政公署就该校主动呈请江

西省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停办一案表示同意。并妥善解决了

该校善后事宜，一是遗留学生依其志愿程度，分别转入江西省

立陶业专科学校艺术系或饰瓷科；二是教职员可自行转业，或

经审查后介绍工作。[7]

四、小结

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就像是一位在黑夜里背

负着诸多“包袱”摸索前行的“夜行人”。这期间除了全球工

业化给予的外部技术势能优势压力，也有国外利益集团阻挠中

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构建属于自己内生型的行业教育模式；

同时囿于封建和军阀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国家发展顶层设

计的纰漏，以致于政令难以有效探底，建立于小资本和纯手工技

术基础上的陶瓷行业从业者，他们基于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考

量而不得不采取更加保守的方式来对待政府的每一次薅羊毛式的

基于瓷业技术名义上的革新。但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频仍和大众

认知水平的逐渐提升，以及时代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趋势，使得

各个阶层的人们都逐渐清醒的认识到瓷业改革“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的道理，于是在知识精英的呼吁下，在有识之士的践行下，

在政府层面的断续支持下，诸多阶层人士为了振兴中华瓷业的目

标汇聚成了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合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近代

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经历了由被迫转型到自适应发展艰

难探索，从近代江西新式教育体系的艰难缔造过程我们不难发现，

没有一个坚定的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立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

政党作为后盾，所有的改良或革新都要大打折扣，甚至无终而返，

即便如此，前人们立足中华沃土，致力民生福祉，在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构建我国近代新式陶瓷教育的模式

和路径的精神仍是值得借鉴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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